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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童话教学之“趣”

陈 莉 

摘要：童话教学之“趣”，直接的表现是童话文本自身的“趣”，深层探究则是扎

根于文本和教学中的“儿童观”的问题，是童话角色与童话读者相遇的“趣”。童话

教学之“趣”最终通过有“趣”的活动实现，包括“读—讲—演”的具身参与、洞察

辨析的思维挑战、富有想象力的创意表达等，引导童话教学从表层热闹走向深度探索，

培育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陪伴学生精神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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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

简称“新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浅近的童话、寓

言、故事，向往美好的情境，关心自然和生命，对

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并乐

于与他人交流”［1］8，“学习儿歌、童话，阅读图画

书，体会童真童趣，感受多姿多彩的生活，初步体

验文学阅读的乐趣”［1］26，“阅读富有想象力和表现

力的儿童文学作品，欣赏富有童趣的语言与形象，

感受纯真美好的童心，学习用口头或者图文结合的

方式创编儿童诗和有趣的故事，发展想象力”［1］27

等，其中“兴趣”“童趣”“乐趣”“有趣”多次出

现，强调了语文教学，尤其是以童话为代表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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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学之“趣”。但是，在现实教学中，一些童

话课堂因为说教式解读，导致趣味流失；还有一些

童话课堂对“趣”有误解，将“趣”等同于表面热

闹而忽视思维深度。鉴于此，笔者尝试对童话教学

之“趣”进行探析。

一、源自童话文本自身的“趣”

童话教学中的“趣”，首先源自童话文本自身

所蕴含的独特艺术魅力。童话建构了一个根植于现

实又超越现实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自足的想象天地

里，有生命的动植物和无生命的物体，甚至抽象的

概念，都被赋予人的情感、语言与行动能力，譬如，

理论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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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可以行走，青蛙能够售卖池塘，蜘蛛善于讲故

事，小螃蟹也会感到孤独。这些角色不仅具有鲜明

的拟人化特征，还呈现出清晰的性格辨识度，如善

良的白雪公主、勇敢的小裁缝、狡猾的狐狸与愚蠢

的国王等，他们易于被儿童识别、记忆与亲近。

然而，“拟人化”的有趣特质，在教学中有时

并未充分激活。例如，在教学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

二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写话时，有学生提问：“猫和

老鼠应该用哪个 tɑ ？”话音未落，同桌与邻桌便

纷纷大声且不容置疑地回答：“当然是‘它’了！

因为它们是动物！”教师微笑着没有说话，默认了

“它”才是正确答案。事实上，学生提出的是一个

既有趣又充满思辨性的问题。如果教师能够围绕这

一问题展开讨论与辨析，那么，提问的学生和质疑

的学生，都将在真实的问题情境和故事情境中，正

确且深刻地理解童话形象“拟人性”的特质。选择

使用“他”或者“她”的妙趣在于：画面中的老鼠

和猫，像“他”或者“她”一样可以说话行动，有

“他”或者“她”一样的喜怒哀乐、心理活动，学

生创编的这篇“写话”无疑也会更加生动有趣。一

个看似简单的词语选择，实际生发出的是关于角色

塑造、场景建构与情节编织的童话“趣”味。童话

就是写给小孩子看的故事，不过这故事并不是普通

的故事，也不是真的故事。这故事是想出来的最

可爱的故事。这故事把天底下所有的东西都当作

“人”来看待，让所有的东西互相交朋友，让好的

愿望能实现，让一切有趣的事情都能发生［2］。这

段话揭示了童话中万物有灵、情感互通的“趣”。

此外，童话文本的“趣”还来自夸张手法的运

用，譬如，小人国中最大的城市仅如我们日常所见

的舞台上的城池布景，但是，大人国里的一只猫竟

比现实中的公牛还要大三倍，还有身躯巍峨如山岳

的巨人，一步可以跨越几千米，甚至十几千米，等

等。这种极度的夸张，打破了现实世界的物理框

架，营造出强烈的视觉与心理冲击，增强了文本的

新奇感与吸引力。与此同时，童话中还常常融入具

有超自然力量的魔法元素：能实现愿望的七色花、

可变幻万物的宝葫芦、被诅咒的王子化身天鹅又重

归人形……这些情节不仅拓展了叙事的边界，更

向儿童传递出“一切皆有可能发生，一切都妙不

可言”的审美体验。这种对现实逻辑的有意超越，

为儿童打开了一个新奇而广阔的想象世界，也让

“趣”不再停留于表面情节，而升华为一种无限可

能的审美体验。

二、扎根文本与教学中的“儿童观”

童话教学之“趣”，根源还在于童话文本背后

以及童话教学中隐含的儿童观，即如何看待儿童的

观念。文本中的儿童观决定了作者如何塑造形象、

组织情节，并最终影响作品的情感走向与审美效果；

童话教学中的儿童观则决定了教师如何确定教学内

容与教学方法，并影响课堂的价值取向与教学效果。

例如，在《小猴子下山》《蜘蛛开店》等童话

篇目中，小猴子、蜘蛛这些拟儿童的角色并非“缩

小的成人”［3］。首先，它们是充满独特情感与生命

节奏的儿童化身。小猴子看见又大又多的玉米“非

常高兴”、看见又大又红的桃子“非常高兴”、看

见又大又圆的西瓜“非常高兴”，这每一次的“非

常高兴”与随之而来的“舍弃”，并非成人口中的

“三心二意”，而是一种不加修饰、流动着的纯粹快

乐。这也是成年后我们常常难以忘怀的童年景象。

文本以“只好”一词轻巧收尾，略带遗憾却不含训

诫，是对儿童天性的深刻理解与温柔守护。正如陈

伯吹所言，创作者需要“心有儿童”，愿意和儿童

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

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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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4］。这也是童话教学的起点。其次，将恰切的儿

童观融入教学，化静态为动态，引导学生将抽象的

语言文字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表演，通过具身化活动，

“体会”小猴子的快乐；聚焦最后一张插图：小猴子

挠头的背影，想象小猴子“只好空着手回家去”的

表情和心理活动，并回看前四幅插图，进行观察与

比较。最后，化单篇为群书，由《小猴子下山》拓

展至图画书《好奇的乔治》《五只猴子》等，在同

为“猴子”主角的故事阅读中感受阅读的乐趣。

教学的“趣”还在于精准对接作为“初读者”

与“初学者”的儿童。以《在牛肚子里旅行》为

例，若教师直奔“旅行路线图”，便可能扼杀“初

读者”初次邂逅文本，由文本标题自然萌发的阅读

冲动：在牛肚子里旅行？是谁？怎样旅行的？而对

于已经预习或初读过这篇童话的“初学者”来说，

教师则需要引导他们超越情节，深入角色的言语、

行为，体会青头拥有的知识、勇气、谋略和行动，

还有红头对青头的信任与坚持。此时，“趣”便从

表层的惊奇，升华为对友谊与智慧的深度体认。教

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多重联结：回忆自己的旅行

经历，去过哪里，和谁同行，如何旅行，有何感

受，引入《骑鹅旅行记》等同类题材作品，拓展比

较阅读，激发学生进一步思考，等等。童话教学之

“趣”，是一个由科学的儿童观引领，在文本与读

者的相遇中生成的、层次丰富的复合体。它始于对

儿童角色和儿童读者的理解，既尊重学生作为“初

读者”的好奇本能，又引导他们逐步走向深度学

习。这不仅是教学方法的转变，而且是一场教育观

念的美好体现。

三、童话教学之“趣”在教学活动中得以

实现

新课程标准指出，“学习组织有趣味的语文实

践活动，在活动中学习语文，学会合作”［1］11 等，

也为童话教学活动设计提供了思路。

（一）读—讲—演：课堂活动之“趣”

在童话教学中，分角色朗读与扮演是激发学生

阅读兴趣、深化文本理解的重要活动。然而，要使

此类活动超越表面的“热闹”，实现教学效益的最

大化，则需要一个系统化、深层次的教学设计。

通常情况下，教师引导学生从“读”到“讲”

再到“演”的递进过程，可以避免“演”的活动流

于形式，使学生充分经历从文本理解到创造性表

达的渐进过程。其中，读好故事，不仅要做到正

确、流利，而且要揣摩角色性格与心理，运用不同

的语气、语调和节奏。文本理解是有感情地朗读的

前提，而有感情地朗读又能深化对角色和情节的体

会，形成相互促进。讲好故事，则是在熟读的基础

上，鼓励学生借助提示、插图等支架，用自己的语

言进行个性化复述，为后续表演打下基础。演好故

事，是学生综合能力的集中展现，要求学生通过神

态、动作、角色互动及简易道具等，外化其对人物

的理解。

童话教学要善于借助童话的戏剧性，发挥儿

童读者的游戏天性与表演天性。以《在牛肚子里

旅行》为例，通过角色体验，“作为‘红头’，你如

何呼救？”或“作为‘青头’，你怎样鼓励朋友？”

将学生拉入故事情境。首先，在师生合作朗读中，

教师可以示范如何用声音塑造人物，潜移默化地传

授技巧。然后，教师放手让学生进行小组合作练

习，鼓励他们辅以表情和动作“演一演”，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不仅能亲历“红头”从恐惧、绝望到

重燃希望、最终获救的复杂情感脉络，也能体悟

“青头”的机智、果敢与友爱。

需要注意的是，嵌入常态课堂的“表演”活

动，其性质与独立的戏剧展演有很大区别。后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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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导向的展示，追求舞台效果；而前者是过程导

向的教学策略，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角色扮演这一

戏剧化实践，使学生“化身”为故事人物，实现深

度沉浸与体验式学习。因此，常态课中表演环节的

评价标准不是服装道具的精美程度，而是学生是否

通过表演深化了对文本的理解，展现了思维的深度

与创造的火花。

（二）思维挑战：思维活动之“趣”

童话教学之“趣”，还在于设计一些富有挑战

性的思维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难度过高的任务

会抑制学生的兴趣，难度过低或者没有难度的任务

又会让学生失去兴趣。因此，具有一定的挑战难度

的任务设计，要兼顾文本与学生二者的特点。

譬如，以预测为例，对后续情节的好奇与猜

想，是儿童乃至成人阅读时都有的天然状态。叙事

类作品，包括童话在内，“一是尚未完结的乐趣，

拖延和期待完整的张力；二是完结的乐趣。……在

第一种情况中，读者享受着陌生事物给人带来的兴

奋感；在第二种情况中，读者满足于辨识熟悉事物

的乐趣”［5］。童话教学可以巧妙运用“尚未完结的

乐趣”与“完结的乐趣”之间的张力，帮助未完结

的情节完结，或者在完结的情节中寻找空隙，激发

学生进行联结、想象与推理等思维活动。二年级下

册《蜘蛛开店》的课后思考练习题：“接下来会发

生什么事？展开想象，续编故事，讲给大家听”，

这是预测策略的有机渗透。到了三年级上册第三单

元，则第一次明确地以阅读策略之一的预测策略组

织教材单元。在这些童话篇目的教学中，教师要营

造安全愉悦的课堂氛围，让学生敢于并乐于分享自

己的预测，使他们既能感受“我来猜”的参与建构

之乐，又能体会到“猜错了，原来是那样”的思维

碰撞之趣。预测的正确与否并非终极目标，通过验

证与比较来体会作者的巧思，是重中之重。

再以联结与比较为例，尝试在相近题材的文本

间建立联结，进行比较阅读。在《大象的耳朵》教

学中，教师先引导学生厘清大象“肯定自我—怀疑

自我—回归自我”的心理变化轨迹，初步理解“人

家是人家，我是我”的意思；然后，引入有趣的图

画书《小猪变形记》，在“自我认同”的主题阅读

中，发现小猪“变形—失败—再变形—最终回归”

的循环模式与大象的经历异曲同工。其间，还可以

让学生在听读三个“变形”的情节片段后，自己创

编后两个“变形”的情节片段。这一任务综合运用

了之前习得的能力，既是对“重复结构”这一叙事

密码的洞察与应用，又通过与《大象的耳朵》联系

比较，让学生学习“悦纳自我”。

（三）填补空白与创编表达：童话教学想

象之“趣”

童话因其丰富的想象力，成为小学语文教学中

感受想象力和发展想象力的典型文本，最常见的教

学活动包括填补空白和创意表达。

以填补空白为例，涉及想象文本中省略的情节

与场景、想象文本中没有直接描写的角色内心活

动、想象文本中概述但没有具体描写的角色动作与

语言等。在教学中，教师侧重引导学生在文本内

部，发现并填补作者留下的“空白”，实现对文本

内容的主动建构与深度体验。

以创意表达为例，涉及仿照已有故事结构与

语言等进行创编、依据已有逻辑对故事走向进行

续编、根据给定的词语或画面等元素进行故事创

编、对已有故事的角色性格与结局等进行颠覆性改

编等。在教学中，多鼓励学生既基于文本又跳出文

本，开展多元化的创意表达，激发创作热情。

以《蜘蛛开店》一课为例，其课后思考练习题

的要求旨在鼓励学生享受创作与交流的乐趣，体验

作为“创作者”的成就感。该童话的叙事张力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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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核心，在于其精巧的重复结构，以及预期违背的

叙事手法。蜘蛛每次开店，其主营业务（口罩、围

巾、袜子）都与后续顾客（河马、长颈鹿、蜈蚣）

的身体特点构成喜剧冲突。因此，有效的续编并非

天马行空的随意发挥，而是需要学生调动生活经验

与阅读积累，识别并模仿这一叙事模式：仿照课文

句式，开设新编织店（如外套编织店），来了新顾

客（如大象），并推演出蜘蛛的夸张反应。例如，

学生续编的内容如下。

蜘蛛心里想：还是卖毛衣吧，因为毛衣店最 

常见。

于是，蜘蛛的招牌又换了，上面写着“毛衣编

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一元钱。”

可是，“咚咚咚”——顾客来了。这次是身体

像堵墙，腿像柱子的大象，蜘蛛哇哇地哭了起来。

创编既发展了学生的想象力，又让他们在洞察

叙事“秘密”、超越角色认知的过程中，收获自信

与愉悦。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鼓励创造性续编的

同时，也可以引导学生回归文本本身，品味戛然而

止的故事魅力。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习作能力的培养并不局限

于专门的习作单元，而是广泛融入日常阅读教学，

尤其体现在童话的“填补空白”与“创意表达”活

动中。以二年级上册的《纸船和风筝》为例，因为

吵架，松鼠与小熊的心情从“乐坏了”变成“很难

过”，不理不睬好几天后，“再也受不了”的松鼠

主动和解。教师适时出示课后选做题：小熊也想写

一张卡片，挂在风筝上送给松鼠，请你替他写一写

吧。教师给学生提供了白色卡片，并鼓励他们用图

画进行装饰。在沉浸式的故事情境中，学生表现出

高涨的创编热情，他们或写下回应松鼠的话“我非

常愿意和好，我们还是好朋友”，或表达歉意“对

不起，我不应该和你吵架”，或分享喜悦“我今天

开心极了！”卡片上的图案充满童趣，不仅有笑

脸、花草、爱心与彩虹，一些学生还巧妙地画上了

松果与草莓，即松鼠与小熊曾经互赠的礼物。这些

看似信手拈来的细节，恰是学生将文本信息自然融

入图文创作，将阅读理解与创意表达进行联结，形

成了富有童话妙趣的巧思。

实现童话教学之“趣”，教师首先要有合宜的

儿童观，理解儿童心理与儿童生命情态；其次，还

要了解儿童文学作品特征，和学生一起在作品中感

受童话的语言、思维、审美与文化之趣；最后，设

计与组织有趣的、具有一定挑战性的教学活动，在

此过程中实现童话教学之“趣”。童话教学最终希

望达成的，是触及心灵的成长之趣，包括感受奇妙

故事的乐趣，感受愿望满足的乐趣，洞察故事结构

的乐趣以及获得自身成长启示的乐趣等，启智增

慧、丰盈情感并哺育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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